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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前记】

口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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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吕型伟，著名教育家，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吕型伟从教七十余

年，参与了对上海旧教育系统的接管、整顿、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初创、

探索，参与领导了“文革”后上海市普教战线的拨乱反正与教育改革，被誉为

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１９８３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亚太地区普教

专家称号，２０００ 年获中国第二届“内藤国际育儿奖”、“宋庆龄樟树奖”等。主

持国家级重点课题《面向 ２１ 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实验》的研究，参与发起组

织编写 １２ 卷的《教育大辞典》，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丛书系列。

著有约 １２０ 万字 ４ 卷本《吕型伟教育文集》。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探索总结出

“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

其生命在于创新”，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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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与教育有缘

口述：吕型伟

采访：顾继虎　 李坚真　 黄　 飞　 黎俊玲

整理：黄　 飞

时间：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参与接管上海学校

解放前中国的教育，如果讲高等教育，代表性的地方在北京而不是上海，

北大、清华都在北京，但是如果讲基础教育，代表性的地方是上海。中国近代

的几位教育家，有名望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都在

上海办过学，他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办学思想，带出了一大批历史上非常优秀

的教师，积淀了上海许多名校的教育文化传统。再加上解放前因为外国人在上

海的租界办学，上海受英国教育、美国教育、日本教育、法国教育的影响非常

深。上海有英国式的学校，比如格致中学、市东中学；美国式的学校，比如市

三女中；日本式的学校，比如虹口中学；还有法国式的学校，比如光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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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中学。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教育模式上海都有。上海还有许多同乡会办的中

学，富有地方特色，如宁波同乡会办的、广东同乡会办的，都有各自的个性。

所以，我把上海的基础教育叫做万国博览馆，要研究中国的近代基础教育就要

研究上海，上海有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基础教育史。

为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就开始积极筹备，专门组织

力量，抽调骨干成立接管小组，着手调查了解各级各类学校的历史、政治背景

与师资条件等，研究对学校怎样接管。我是接管小组的成员，参与了上海的中

学教育调研工作和新政府教育接管方案的起草制定工作。解放前，上海的教育

事业发展十分缓慢，只有少数有钱人家的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整个上海只

有二三百所中学，其中公立学校只有 ２６ 所，其他都是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私

立中学因为数量大，性质不同，情况复杂，所以我们主要是对其加强领导管理，

本着区别对待、逐步提高的方针进行整顿改造。当时接管的重点是公立学校，

中心是摸清情况，选派校长，配备真正能为教职员工拥护的领导班子。根据收

集的各个学校资料，我们对 ２６ 所公立学校一所一所研究，事先安排好哪个学校

应该先接管，哪个学校怎么接管，派什么样的人去接管。有的是提出名单，有

的就建议选派应该符合什么条件的人去接管这个学校，好像天下已经是我们的，

可以一个一个研究了。其实那时是严酷的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天天抓人，天

天杀人，但是我们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团结广大群众，做好配合解放

和接管的准备工作。没有等到上海解放，我们的教育接管方案就写好了，送到

了江苏丹阳前线，送到了陈毅司令员那里。解放后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

基本上就按照接管小组制订的计划一个一个接管学校，上海接管教育一天都没

有搞乱，一点都没有搞乱，做得很漂亮。

比如说，２６ 所公立中学里面有两所接管难度最大。哪两所呢？一所是敬业

中学，一所是现在的市东中学，那个时候叫缉椝中学。这两所学校最不好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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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敬业中学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很厉害，是一个反动校长，但是表面

上这个人不反动，在教师中间有威信，在学生中间有威信。这样的校长你把他

换掉不得人心，但不换掉他我们怎么接管？所以换是一定要换的，但是去的人

要比他还要好，对办学比他更内行，对知识分子比他更好，知识分子的政策执

行得更好。我们要在地下党员中间找这样的人去接管敬业中学。后来我们找到

了陈云涛，他解放前和我是同一个党小组的，１９２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长

沙人，跟毛泽东他们一批出来的，在党内来说资格是很老的。而且他是大学教

授，所以他的威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教职员

工非常好，作风平易近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

确实非常好，最后就派他去了。敬业中学是他和翁曙冠两个人去接管的，一

进去就摆平了。教职员工一比较，发现共产党的干部比国民党的干部还要好，

他们心里就服了，所以一天都没有搞乱。另外一所不好接管的，就是我去接

管的缉椝中学。缉椝中学为什么不好接管？因为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三青团的

市委书记、国民党的市委委员，非常反动，不得人心。我们原来的方案里，

一进去就准备撤换他。但是最后他做了一件事，起义了。他这个起义，跟一

般人拿枪起义还不一样，他把国民党在上海的布防，哪里有碉堡，画了一张

详细的地图，这张地图在上海解放前送到了丹阳，这就是大大的功劳了。所

以我们本来方案定好要换掉他又不能换。可是这个人又非换不可，因为他在

学校里根深蒂固，有一个特务网，不换掉不行，所以就把缉椝中学放到最后

接管。

又比如上海中学，上海中学派什么人去的？这个学校当时不是上海的，上

海中学当时是江苏省的，叫做省立上海中学。当时军管会决定将上海中学划给

上海了，所以要上海去接管，派什么人去？解放前中学校长的地位比现在的中

学校长地位要高，那么大的一个上海公立中学一共就 ２６ 所，现在有几百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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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奇了。国民党这个上海中学的校长也是很厉害的，是一个著名的人物。解放

以后谁去接管，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派一个党外的人去接管，一个有名的作家，

这个人是好的，但是他办学校不行，他掌握不了这个学校，所以他去了就搞不

下去。后来我们就派了一个老同志叫陈光祖，把这个学校接管下来了。他在山

东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区的一个老校长，有政策思想水平，有教育管理工作的经

验，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陈琳瑚是他的学生。他去接管，把这个学校也接

管下来了。

因为我们根据每个学校的特点，确定干部的配备，所以派去的人大家都很

服气。我是上海解放第二天就到市教育局报到，成为教育局的干部，然后没有

几天就派我去接管市东中学了。讲一个笑话，我是地下党，解放的时候地下党

没有军装，我们都穿西装。所以解放以后要去接管学校，我们就很尴尬：军管

会的代表没有军装，穿了一身西装。人家就奇怪：这个是什么人，共产党怎么

穿西装啊？所以我到市东中学去接管，到台上坐下来宣布，我是西装笔挺，领

带打得整整齐齐的。教师们就议论纷纷：这个人肯定不是共产党，哪有共产党

穿那么漂亮的西装，领带打得那么好的？我当时也很羡慕，希望有一套军装，

但是没有发给我，所以我只好穿了西装去接管。后来我马上自己做了一套中山

装，西装就不穿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穿西装了，我把西装拿出来穿，

人家问我：会打领带吗？我说我打领带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我解放前就打领

带的，西装笔挺的，我的结婚照就是穿西装的。这个很容易理解，解放前要隐

蔽，人家穿什么你也应该穿什么，国民党的校长穿的是西装，你当然也是西装，

皮鞋擦得锃亮，头发要梳得好好的，也不能乱七八糟，校长就要像一个校长的

样子。

敬业和缉椝中学这两所学校接管下来，上海 ２６ 所公立学校就都摆平了。

上海是经过激烈的战斗解放的，为什么能做到解放上海没有停过一天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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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打仗，明天还上课，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段历史很值得写，以后也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上海几百万人的大城市，改朝换代这么大的变化，换

了多少校长，但是学校几乎没有大的停顿，便有秩序地在新的革命政权领导

下运转起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没有的，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共产党

做到了。

１９５８ 年的“教育大革命”

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将教育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完全以苏联

为师，当时的口号叫“一边倒”，一边倒向苏联，向老大哥学习———苏联的教

育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苏联的课怎么上，我们也怎么上。我们是认认真真

地向老大哥学习的，从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学校管理，一整套都

学苏联。当时，学习苏联学得最好的学校就是市东中学。好到什么程度？市东

中学是上海的先行试点学校。苏联的一个教育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市东中学

所有的课都向他们开放，结果他们听了之后赞叹不已。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女教

师上的课，他们听了以后讲了一句话，这样的好教师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

马上发出邀请，希望这个教师到苏联去访问，后来还真去了。当时的中共中央

宣传部长陆定一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高兴，到上海来视察学校时指定要去市东

中学。不仅他自己去这个学校，去了以后还组织了 ９ 个省的省委文教书记专程

到市东中学来听课，来学市东，这个在历史上是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的。但

是，到了 １９５７ 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和苏联慢慢地开始出现裂痕了，后来

和苏联就“吵架”了。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苏联的教育模式太死板，过于正规

化、程式化、单一化，教育难以有更大发展，不利于实现使劳动人民尽快提高

文化水平的目标，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我学过教育，对西方的教育历

史、教育理论知道一些。凯洛夫的有些理论明明来自西方的某一学派，却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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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老解放区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却被扣上

不正规的帽子，被否定了，这些不符合我国国情。所以 １９５８ 年“教育大革命”

一来，我非常赞成。我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打破陈规，革新教材》的文章，经

市委同意，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这篇文章不仅对上海的教育改革运动

起到较大作用，而且影响全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也转载了。市东中学也转得

很快，不完全照苏联的办了。当时市东有个很大的特点，课堂教育绝对是非常

好的、非常严密的，课外活动的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两方面并重。我当时把

这个叫做“两个渠道”，一个是课堂教育渠道，一个是课外活动渠道，我提出来

“两个渠道并重”，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创造。

１９５６ 年底，我调到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主任，负责全市中小学的教学

研究工作，但是市东中学校长还是兼着的，后来又兼任过普教处长、政教处长，

所以忙得要命，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工作到 １９６３ 年底。我们同苏联闹翻后，给

苏联扣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中央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去批判苏联的修正主

义，全国抽了１２ 个人，我是１２ 个“笔杆子”之一。“笔杆子”这个词就是那个

时候来的。全国教育理论界的权威，包括华师大的刘佛年、南京师大的张焕庭、

广东师大的阮镜清，全国教育界的几个权威都是留英、留美的专家，当然都是

党员，年纪也比我要大一点，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这样，１９６４ 年 １ 月，我到

了北京，成为写作班子里边的成员，写了三篇文章，花了一年时间。内容主要

是批判苏联的一套，搞我们自己的一套。我们这一套主要是什么东西呢？两

句话，就是当时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

结合”。所以 １９５８ 年以后的教育，整个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就是这两

句话“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要同生产劳动相结

合，学生要下乡，学校要办校办工厂，大搞生产劳动；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就要搞运动，搞批判，批修正主义。但是，这样搞了几年就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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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乱了。

当时在上海写文章我算是快的，一个晚上写一篇文章不稀奇的。在教育局

的时候我就是市委的一支“笔杆子”———常常下班回到家里了，一个电话又把

我叫去，说市委在开会，第二天要发表一篇社论，你晚上写一写，明天发过来。

写什么呢？多半是写一篇教育社论，第二天就要发表，那就是早晨八点钟要交

稿。那个时候我已经下班回到家里了，写什么都不知道，这篇文章到第二天八

点钟就要交出来，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得先打腹稿，想好写什么内容、写多

少字，然后当晚完成，第二天交上去，市委书记阅后认可，就可以上报了。但

写这种文章（指到北京写作班子写批判苏联的文章）不是原来像社论一样一个

晚上写一篇，不是这样写的，我是非常认真的。比如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

就要把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以及他们主要报纸的文章收集起来，订了好几本苏联

的言论集。这个不算，你说他是修正主义，那么马列主义是怎么样的呢？所以

还要通读马列。我们花了 １０ 个月在那里通读马列。那段时间我读了好多书，马

恩列的全集通读。不是选几篇看一看，而是凡是与教育有关的，都要拿出来看。

我们 １２ 个人就是关起门来每天看书，讨论，认认真真地看，认认真真地学，然

后对照马列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修正主义。而

且有一个要求，这样的文章要在国际上经得起检验。

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提高，马列我通读了，修正主义的东西我

也通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也研究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相当于是读

了一次博士，可能比博士要求还高一点，写博士论文都没有那么辛苦。可惜后

来，我用来做笔记的一套笔记本统统交给中央了，一本都没有带回来，所以我

现在手边是一无所有，书也拿走了，资料也拿走了，做的卡片也拿走了，有的

话就是脑子里边的了。这三篇文章到现在底稿也没有，我现在也忘记了。当时

底稿不许拿回来，资料也不许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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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等我们的文章发表，赫鲁晓夫垮台了，苏联出现了新情况，中央认

为论争应该暂时停止，看以后的情况再说，写作小组解散。现在回过来看，我

们当时批修正主义，说得不好听一点是一桩闹剧，所以现在谁也不提，中央也

不提这个事。说“闹剧”两个字不够严肃，我们是很认真地在那里批的，但是

现在来看是白费劲，最后不了了之了。唯一的好处就是其间我念了一年的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造反派不敢批我修正主义，他们知道我参加过中苏论

战，批修批不过我，我比他还懂行。所以“文化大革命”搞我什么问题呢？说

我是国民党的军统。所以我家里抄家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抄家，墙壁都被打开，

查里边有没有密码、有没有电台，搞得一塌糊涂。我也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不

许回家，整整关了一年。

１９５８ 年开始的“教育大革命”，我认为主要是要解决使教育符合国情的问

题，不能全盘否定，其中的确有不少合理的元素，也有大量的创造。这些创造

可以说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探索。

可是后来失去了控制，不少做法过了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课堂，否

定课本，也否定了教师的作用，而且劳动过多。反对正规化、单一化的结果是，

一切必需的统一规定也全推翻了，仿佛越不正规越好，胆子越大越好，干了不

少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蠢事。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教育界头脑就比较冷

静了，不像解放初期满脑袋学苏联，也不像后来“教育大革命”、“文化大革

命”时期满脑袋批修正主义，能够想一想问题了。马恩列也通读了，修正主义

也读了，资本主义的教育理论也读了，所以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敢于自己去

思考问题了。我们既不会盲目地去看马列怎么说，教条主义地去搬，也不会照

搬修正主义那一套，也不会像“教育大革命”时期那样热血沸腾、脑子发烧。

我们的教育改革照样在搞，广度、深度甚至超过历史上那些特殊时期，但是我

们没有搞乱，我们头脑没有发昏。虽然不是说我们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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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是比较冷静的。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教育为什么能够走在其他省市前面？

这同上海当时有条件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初创时期的各种探索活动有关。当然，

这也是与中央特别关心上海分不开的。

发掘培养名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共产党人在教育方面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一个都已

经实现了。比如说原来上海的学校破破烂烂的，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校舍都是

符合规格的，这个目标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但是现在来看我们都做到了。我

们希望所有的教师学历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比如说达到大学本科，这个在

以前是做不到的，现在也做到了。再有就是教育经费也有了。现在还剩下什么

目标？是不是说我们不要奋斗了，可以睡大觉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现在

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素质、学生的素质。应该集中一切的措施、一切的智力资

源来考虑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只有这个成功了，我们

的教育才算成功。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很多人的探索是分散的，没有形成合力。而

要形成合力就是领导的任务，就是指挥员的任务。市教委应该指挥全市的教育

工作者，集中一切的力量来考虑如何提高我们学生的素质。要提高学生的素质，

归根到底是教师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何提高教师的素质？现

在在这个问题上目标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教师目标就是一个，希

望学历能够达标。现在做到了，就失去方向了。那么还要做什么？以前，我们

的教师是杂牌军，现在硕士、博士都很多了。教师的素质不是在于学历，它的

实质是什么，怎么来提高？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研究得不够，应该集中力量来研

究。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提高教师的素质。而教师的素质是什么，这不是一

句话可以说清的。一个好教师，比如说现在于漪老师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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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的素质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好呢？和其他人区别在哪里？

值得好好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像于漪老师这样的素质，这是我们理想中的

好教师的素质。

现在大家总讲上海要出教育家。我想上海这么一块地方，有那么深厚的历

史根基，应该是可以出教育家的。关键是要怎么去发现他，怎么去帮助他。因

为人才有的是自己冒出来的，有的是要发现的。要善于发现一些好的苗子。现

在著名教育家也是很多的，但是这些教育家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吗？就是这个

问题。现在也有一些教育家，但好像都没有什么深度。宣传一下可以，热闹一

下也可以，但是真正有深度的很少。我感到真正扎扎实实的，现在好像比较站

得住的就是于漪。所以推出名师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要还没有多少成就就开

始炒作，结果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慢慢地又淡化掉了，昙花一现。当然，把所有

的人都培养成陶行知，这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中国的近代史那么多年，

陶行知就是一个，陈鹤琴也只有一个。我们改革开放时间也不长，能够出一个

也不错，对历史也可以交代了。

上海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应该对上海的各类教育都有一本账，无论是高等

教育、基础教育，一直到幼儿园，到底是什么状况，应该大体上明了。不能糊

里糊涂过日子，也不能光听基层汇报。

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教育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原来的教育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

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时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叫信息时

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教育、网络时代的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

是对全世界教育提出的一个课题，美国没有答案，欧洲也没有答案，我们当

然也没有答案。现在问题是谁在思考这个问题了，没思考当然谈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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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思考，将来就有可能有答案。所以我在此呼吁，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思考

了，我们不能等到人家想到，我们才想到。现在美国人没想到，我到美国去

了几次，他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欧洲我也去过了，欧洲人也没有提出这个

问题。这两年我没有去，那里有没有开始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想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在网络时代、在信息时代教育该怎么

办？我认为要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是什么东西？图书馆实际上就是

一个信息库，图书馆里边都是信息，书面信息都是信息。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利

用图书馆这个信息库。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把图书馆的作用、网络的作用、电

脑的作用结合起来，来考虑一种新的教育背景，然后来研究新的教育模式。如

果我们有这样的思路，我们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了。先要有思路，才可能有行动，

行动总归在思想后面的。假设脑子想也没想到就谈不上行动了。现在大家搞电

脑、搞网络，搞了半天没有同教育联系起来，这是干什么啊？搞了这个干什么

用啊？现在哪家没有电脑？起码 ８０豫的家庭都有电脑，但是起什么作用呢？这

个工具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我

们现在开始思考、探索的话，我们就走在世界前面了。不要以为美国什么都走

在我们前面。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赶上去，创造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现在

一部分学校可以搞实验，上海中学可以搞实验，上海有好多学校可以搞。不怕

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脑子想都没想，哪里谈得上做得到。你脑子里想了这

件事，就会想办法去做了。

现在应该思考什么，就是思考网络时代的教育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又到

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１８ 世纪到 ２０ 世纪，那两三百年间出了一大批教育家，

以后就没有声音了。现在我们的教育理论，基本上还是那个时期那些教育家们

创造的理论。现在到了出新理论的时候了。这个理论出在哪个国家，就看哪个

国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有条件做在前面。中国有一个好处，人家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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